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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行天下 :清朝夹江地区的手工造纸业
与地方政治
　　　　肖坤冰　杨正文

[摘要 ]四川省夹江县的手工造纸“始于隋唐 ,降至明清 ,称为极盛”,曾远销东三省、华北及一些东南亚

国家。夹江纸的流动 ,背后实际上是纸产区内的不同人群在纸张贸易圈中的横向流动和在帝国政治空

间结构中的纵向流动。与只关注集镇场景及其等级关系的多数研究不同 ,本文试图以纸的流动为切入

点 ,通过对“物”(纸 )的流动的表象的透视 ,来讨论隐藏于“物”(纸 )的资源争夺背后的国家权力的地

方化意义 ,从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 ,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做出历史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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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缘起

关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经济秩序变化、

国家权力的渗透与地方化问题 ,一直是历史学、人

类学、海外汉学关注的焦点。此类著作大概可概

括为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于宏观的理论建构 ,通过

分析国家正式资源和权力的分配结构与制度安

排 ,来考察中央权威对地方的统合和吸纳能力 ;另

一种则倾向于微观层面 ,通过对一个社区的生产、

生活史的全面描述 ,来关注社会本土性资源的利

用、官方权力与民间权力的交叉运作及其实现过

程 ,集镇、庙会或行会常作为这种微观研究的场

景。近些年来 ,随着史学和人类学的互相渗透 ,后

一种倾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施坚雅开创的集镇体系研究 ,对理解地方空

间的等级建构与物资流动的层级互动关系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对市场体系的强调往往容易

忽略具体流通之物的经济与社会 -文化象征意

义。近年来人类学对“物质文化 ”研究的回归标

志着从物之流通中介或场所 ,即集镇与市场的区

域空间流通性探讨 ,向物本身的历史 -文化特性

与地方政治 -经济关系的研究转移。这种类型

的研究大都集中关注某一物质本身 ,以历史为导

向 ,并尝试扩大到其他更广的领域来寻求解

释。[ 1 ]比如对咖啡、可可、茶叶、香料这些对现代

世界体系产生重要影响的物种进行“物的民族

志”的书写来探讨其流通背后的政治权力意义 ,

代表作有撒拉曼的《土豆的历史与社会影响 》

( R. N. Salaman’s H istory and S ocia l Inf luence of the

Pota to , 1949) , 席敏士的《甜蜜与权力 :近代史

上糖的地位 》( Sidney W. M intz ’s Sw eetness and

Pow er: The P lace of S uga r in M odern H istory ) . 我

国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 ”也有以物质流动为

切入点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相关尝试 ,如中山

大学张应强的《木材的流动》,其研究通过对贵州

东南部的清水江流域的木材采运活动的“深描 ”,

探讨依赖和通过一个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 ,传统

中的国家力量与相应区域的地方社会发生了怎

样的互动。[ 2 ]而本文之所以选择以“纸 ”的流动

为切入点 ,则是因为在近代工业建立以前的中

国 ,城市消费的大量奢侈品 ,如丝绸、瓷器、漆器、

纸笔墨砚、胭脂等大都来自于农村社区中的手工

艺生产 ,因而有可能以这些物质的流动为线索 ,

来讨论传统社会中的城市与农村、帝国中心与边

缘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网络。

本文的田野调查点四川夹江县 ,由于境内丘

陵起伏、山多田少 ,根据清朝中期的统计 ,人均耕

地仅有 0. 56亩 ,处于整个川西地区的最低水

平 ,
[ 3 ] ( P132)
而深山中又盛产修竹 ,故境内居民多造

竹纸以谋生计。因而 ,夹江造纸提供了一种不同

于一般乡村研究的非典型案例 ,使我们可以从另

一个角度来了解从事非农耕生产的中国农村和乡

村手工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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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夹江在清帝国行政网络中的位置

夹江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旧为平羌郡 (县 ) ,

因泾口有“两山对峙 ,一水中流”的自然形胜 ,故名

“夹江”,夹江县名也一直沿用到现在。据《夹江县

志》记载 :清初设嘉州。雍正十二年 (1734年 ) ,改

嘉定州为嘉定府。光绪三十四年 ( 1908年 ) ,改建

昌道为上川南道 , 夹江县属上川南道嘉定

府。[ 4 ] ( P119, 23)

清王朝的行政区划采用三级行政区划制度 ,

省下辖府和直隶州 ,府下领散州和县。夹江县在

清王朝的行政网络中即处于“中央—四川省—嘉

定府—夹江县”的行政系统的最末端。根据施坚

雅的统计资料 ,清朝在极盛时期的县级区划数目

大约为 1360个。[ 5 ] ( P119)因此 ,就其行政地位而言 ,

夹江只是清帝国版图上一千多个县级行政区中的

一个 ,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州、府、县中可说是毫不

起眼 ;从地理位置来看 ,夹江县处于帝国的西南

隅 ,与四川境内的“西南夷”地区凉山、雅安相距不

远。此外 ,夹江县的对外交通条件也极为不便 ,由

于青衣江穿过县境 ,县境内的物资主要依靠青衣

江航运。但“千佛岩以上滩多水急 ,有礁石 ,为船

筏大患 ;千佛岩以下支流密布 ,水流分散 ,每年秋

后水落 ,通航困难”。[ 4 ] ( P1240)而陆路交通比水路航

运的条件更为简陋 ,且成本更高 :明清以来仅有 4

条石板铺筑的驿道 ,总长 77. 5公里 ,分别通往眉

山、乐山、峨眉和洪雅各县。[ 4 ] ( P1233)县境交通闭塞 ,

商旅行人靠肩担背负 ,徒步跋涉。因此 ,无论从行

政地位 ,还是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来看 ,夹江都属

于帝国的边缘地带 ,处于金字塔式的帝国行政结

构的较低层。然而这样一个偏远的所在 ,却由于

其地方特产———手工竹纸 ,而在清王朝统治的 200

多年间屡屡与帝国中央发生联系。

三、特殊的商品 :夹江纸的贡品化过程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 ,纸是一种极为特殊的

产品 ,它的生产地与消费地的分离决定了其流向

必然是由乡村流向城镇 ,由边缘流向中心。由于

造纸的原料来源、技术设备、场地等的制约 ,如造

纸的地方一般要靠河 ,要有成片的竹林或其他可

作造纸原料的植物 ,因此纸的生产地基本上都在

乡村。但乡下的农民对纸的消费极为有限 ,且大

部分是迷信纸 ;比农民对纸的需求更大的是一群

从事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 (商人、僧道、抄胥、讼

师、风水先生等 ) ,他们既非农人 ,也非士绅 ,散居

在城乡之间的集镇上 ;而对纸的消费最大的群

体———读书识字的士绅阶层大部分都居住在城

市。因此按照对纸的消耗量的逐级增加 ,纸由农

村———集镇———城市 ,逐渐向外扩展而流入帝国

的中心。

据《四川通志 》载 :明嘉靖 41年 (公元 1522

年 )夹江已生产“棉纸”(即楮纸 )、“竹纸”。清康

熙二十四年 (公元 1685年 )版《夹江县志》载 :“竹

纸精粗大小皆备 ,出西北山间 ,业此者众 ,售于下

南川东等地 ,精者用作书芨 ,粗者用作神楮。”[ 6 ]夹

江造纸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就是当地产的都是质

量较高的用于书写绘画的“文化纸”,这种纸的制

造工序比之用于烧香拜佛的“迷信纸”更为复杂 ,

故虽然清末至民国初年 ,川省产纸有二十九

县 [ 7 ] ( P1293)
,有能力生产“文化纸”的却不多。夹江

的造纸区主要集中在马村、中兴、迎江、华头等几

个乡 ,纸造出来后 ,通常由纸贩运进县城 ,再由成

都、重庆、宜宾、泸县四个大的集散地行销全省。

在封建帝国 ,地方向中央王朝进贡当地的土

特产已形成一套专门的朝贡制度。所谓“土特”,

即是能代表一方特色 ,且质量上乘、技艺精湛的物

品。在通常的表述中 ,很少有人注意区分清帝国

处理与外部藩国关系的“朝贡贸易体系”和帝国内

部各行政单位向中央进献贡品的朝贡体制 ,这其

实是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两类体系。对于前

者 ,“朝贡轻财重礼 ,以小国向大国表示恭敬之心

为主”。[ 8 ]皇帝通常会回赠比贡品多得多的礼物 ,

以示中央王朝的富足和天子“怀柔远人”的慈悲之

心 ,因而实际上是行使的是一种“外交”和“贸易”

职能。而对于后者 ,中央王朝在处理上则截然不

同。各级地方进贡的贡品 ,既是地方官对皇帝应

尽的义务 ,同时也是地方的荣耀和地方官的政绩

表现。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诱惑下 ,夹江县的地方官

员将本地的土特产品———手工竹纸 ,作为一种由

较低行政级别的地方向中央靠近的媒介 ,同时也

作为本人的政绩展示和可能获得的晋升资本 ,逐

级向上推荐。康乾盛世人口的大量增加和明清小

说的流行等因素 ,使得朝廷和社会对纸张的需求

大大增加 ,夹江纸也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得到了最

高统治者的认可。康熙二十年 (公元 1681年 )夹

江纸中之上等书写纸被定为清廷科举考试用的

“文闱卷纸”。乾隆四十一年 (公元 1776年 )夹江

纸又被制定为“贡纸”,每年向清廷上贡十万余张 ,

方细土连纸一万余张。[ 7 ] ( P1294)从而成功地由一种

地方性的土特产成为一种超越地方性的国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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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成为符号化的钦定贡品。

布迪厄在他的实践理论中指出 ,自从王朝国

家 ( dynastic state)的建立以来 ,就发生了一个长期

的不同种类的权力或者说资本的集中化过程。这

一过程首先导致的是公共权威的私人垄断 (即由

国王垄断 ) ,同时国王垄断的这一公共权威外在于

并优越于所有其他私人权威 (地主、市民阶层的权

威 )。[ 9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 ,此一特征尤其明显。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皇帝作为“天子”掌握着

一切公共资源并统治着他的臣民 ,具有至高无上

的绝对权威。而进贡给皇帝的贡品则集中体现了

皇帝的垄断权威。值得注意的是 ,在贡品中又可

进一步分为一般贡品和钦定贡品两种 ,前者也许

只是地方官讨好中央的普通礼品或尚未获得皇帝

加封的贡品 ,后者则是已经获得皇家身份 ,成为专

门生产甚至派官员专门管理的贡品。各地进献的

贡品并非都能一路顺利地进献到皇室 ,有的只在

府一级或省一级就败于其他同类产品 ,失去了进

一步向上晋升的机会。因而作为钦定贡品 ,并被

皇帝赐予了封号的 ,其地位更高于普通贡品。夹

江竹纸能够成为钦定贡纸无疑是获得了一种符号

标签 ,由于它是专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天

子”使用的 ,因而也就获得了一种和皇帝的权威相

应的象征资本。此外 ,“文闱卷纸”作为科举考试

的专用纸也给夹江县的造纸带来了实际的利益。

清朝的进士科正式考试分为三级 :院试、乡试、会

试和殿试。在院试之前 ,还要经过县试和府试。[ 10 ]

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层层级级的考

试 ,所用纸张之巨是难以想象的 ,这也在一方面保

证了夹江竹纸的销路。

四、王朝 (国家 )、地方官员与民间力量的互动

与调适

在民国版的《夹江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

各区造纸之家 ,名曰槽户。前清科举时代 ,因

解文闱卷纸互相控诉 ,曾于康熙二十二年及乾隆

四十一年 ,屡经布政使司定案 ,以雅河划界 ,分东

边为河东 ,分西北边为河西。故东边认解科场长

帘文卷纸 ,由大宪发下少数银两 ,照来帘样定造纸

十余万张 ,方细土连纸一万余张。河东大纸户即

造高阳、对方、水纸、土连各样大纸 ,河西小纸户即

造印纸、川连、贡川小纸 ,县署大堂石板曾定有长

帘纸样。每逢科年 ,河西酌给河东神袱帮费四两

六钱 ,以示共解纸张不违大典之意。但申解纸张

时 ,以四五月为限 ,此二百五十余年之成规也。清

末停止科举 ,解纸废除。[ 11 ] ( P131)

由这段记载中可见 ,夹江纸一旦成为了钦定

的“贡纸”和“文闱卷纸”以后 ,它就不仅仅是一种

地方性的土特商品 ,它的产销也不仅仅由一个家

庭内部 (槽户 )自行决定 ,其生产纸张的规格、数量

和销路都被国家力量所制约。围绕着纸张的流

动 ,各种地方帮派、权力集团都卷入其中 ,展开了

互动与调适。

据记载 ,清代中期 ,夹江官府每年收取的各种

税赋合白银 7000余两。分为田赋、油捐、肉厘、矿

税、酒税、房捐、烟灯捐 ⋯⋯数不胜数。而在众多

的税赋中 ,惟独没有纸税的记载 (清末农民上交纸

捐记录 )。[ 12 ] ( P143)
在蠲政的记载中 ,也未见有减免

纸税的。而夹江早在清代初期就被誉为蜀纸之

乡 ,其手工纸产量占全省一半以上 ,如果对造纸业

征收赋税的话 ,纸税在夹江财政收入中应该会占

相当大的比例。此外朝廷还出示各种文告 ,对夹

江纸业进行保护。这些文告包括贡纸分配、护林

护竹、调解纠纷、裁夺判案等。或张贴于墙 ,或镌

刻于石 ,至今仍有所存。除了上面提到的“贡纸补

偿断案公文”以外 ,还有 :

道光十年 (1831年 ) ,夹江县衙发布公告 ,“禁

止蔡翁会乱摊会银”文告 ,对纸农利益进行保护。

咸丰五年 (1856年 ) ,华头等乡镇禁山会禀请

夹江县衙出公文 ,“禁止损毁竹林”。

同治十二年 (1873年 ) ,因经费吃紧 ,“设局抽

收篁锅捐之议”被县令惠庆拒绝。[ 12 ] ( P143, 47, 48)

Jacob Eyferth在对清朝夹江地区的造纸业研

究中指出 ,清政府对夹江手工造纸业的政策由三

个因素决定 :在贡品税收方面的财政利益 ,保证市

场上的纸张供应以及出于社会秩序方面的考

虑。[ 3 ] ( P1144 - 145)在这三个因素中 ,政治上出于社会

稳定的考虑是最为重要的一条。由于清王朝是满

族入关通过征服而建立的王朝 ,对汉民族而言是

一个由“异族”统治的王朝 ,汉族贵族的反叛、民间

秘密会社的反清斗争以及流民作乱是清政府最为

恐惧和严厉打击的对象。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 ,

将农民固定在一方土地上的农耕模式是保证社会

稳定的理想生产方式 ,而需要大量雇佣工人的工

场、煤矿、作坊等生产场所 ,由于来自各地的流民

聚居在一起 ,容易互相拉帮结派、滋扰生事 ,甚至

形成反满的秘密会社 ,因而清政府一般采取压制

政策。“乡村的农民生产什么东西往往没有他们

怎样生产重要。只要生产是在家庭里进行的它就

会被政府接受”。[ 3 ] ( P1148)
夹江县的手工造纸由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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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家庭手工作坊的形式 ,槽户们依然固定在

当地 ,符合清廷的“稳定”政策 ;康乾盛世经济的发

达、文化的繁盛又造成市场对纸张的巨大需求 ,而

夹江纸恰好能满足这种社会需求。基于这几方面

的综合性考虑 ,清廷在早期和中期对夹江的纸业

基本上是持一种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夹江造纸业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迅速发展 ,以至达到“川中半资

其用”的规模。然而 ,到了清末 ,连年的内忧外患

使封建政府濒临崩溃 ,扩大财源成为其维持生存

的关键。在新旧世纪之交 ,清政府推行自强新政 ,

这使扩大财源显得更为迫切 [ 13 ]。这也相应地导致

了政府对农民的盘剥加重。在夹江地区 ,清朝晚

期时 ,官府开始向槽户收取“槽捐”。在民国版的

《夹江县志·赋役志》中记载的赋税分为户口、田

赋、盐茶、水利、物产、蠲政五项 ,其中“物产”名目

下的“工艺品之属”载有 :纸 (分白纸、色纸二种 ,名

目繁多 ,不及备载 )。[ 11 ] ( P167)
可见 ,此时纸税已经存

在。

从理论上讲 ,国家政权的生存有赖于各种职

能间的相互协调 ,但至少在清末时期 ,征收赋税成

为国家政权统治乡村社会的主要体现。[ 14 ]正是在

这一领域 ,国家政权与农民大众的接触最深。而

作为封建国家在地方社会的代表 ,地方官员具有

双重身份 :一方面 ,他们是国家派驻到地方的正式

官吏 ,身负王朝交托的任务 ,应当向朝廷上缴尽可

能多的赋税 ;但另一方面 ,地方官吏———尤其是在

知县这一层面———又是当地百姓的“父母官”,理

应保护地方的利益。况且夹江县境内的造纸之家

以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为多 ,本小利薄。“本邑

所产竹纸、白蜡之类颇易行售 ,即于各处易货而

归 ,稍获盈余 ,籍资生计 ,故农民率终岁勤动 ,不敢

少休。”[ 11 ] ( P130)因而 ,造纸业虽然发达 ,槽户却并不

富裕。出于对地方利益的考虑 ,地方官员则应该

轻徭薄赋 ,减轻甚至减免纸税 ,以促进当地造纸业

的发展①。

就地方官员长期生活的环境来看 ,在近代以

前 ,县城以下的行政单位是一个“非正式政治与多

种亚文化群的世界”[ 5 ] ( P1327)
,朝廷派驻的地方官员

在当地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宗族、地方

帮派组织、人际关系网络等非正式权力的运作。

并且 ,地方官在督办贡纸、征收赋税过程中的行为

表现 ,也是当地百姓评价其政绩的重要标准。在

清衰落之前 ,从有限的文献资料来看 ,夹江的地方

官员基本上是尽量减轻槽户负担以支持当地纸业

发展。典型的有同治十一年 ( 1872年 )的县令惠

庆 :

惠庆 ,字沛霖 ,赐进士出身 ,同治十一年特任

邑令。⋯⋯同治十二年值葵卯科 ,奉文采办文闱

卷纸 ,侦知纸户承领官价 ,不无私派之弊 ,遂以前

署荣昌任内廉俸捐办 ,并筹借富绅垫办 ,以纸张归

公办解。时有设局抽收簧锅捐之议 ,惠令不允 ,至

今纸农犹称其德。[ 11 ] ( P1110)

在地方文献中还有类似记载 :清嘉庆年间担

任夹江县令的裴显忠曾制止蔡翁会等帮派组织乱

摊乱派款捐② ;离任之时 ,对夹江纸业仍然念念在

心 ,赋诗一首以志感戴不忘。其诗云 :“民劳俗俭

古风遗 ,龙脑滩头泾水流 ,国课早完身莫累 ,农纸

无旷家家乐 ,寄语漹江诸父老 ,竹麻蜡树好扶

持”③。

五、蔡翁会④与地方政治

由于手工造纸的兴盛 ,在夹江县境内一直广

泛流行着崇拜造纸业的祖师蔡伦的风俗 ,并产生

了相应的行业组织及祭祀组织———“蔡翁会”。漹

江乡桃坡村的古佛寺中 ,有一块镌刻于清代道光

十九年 (1840年 )的石碑 (现称为蔡翁碑 ) ,碑叙中

记录了夹江造纸的溯源以及造纸的主要技术程序

与方法。除此之外 ,还载有蔡伦崇拜的风俗及蔡

翁庙会的活动情况。《蔡翁碑叙》原文如下 :

且三代上已咏录竹 ,未有纸张。而大事书板 ,

小事书策。彼时虽云明备 ,然政事崇简 ,故板足以

给之。秦汉而一世变多 ,故板策之集累不若纸张

之轻便。非天生一蔡翁 ,聪明神化造为纸张 ,板策

之重将有不堪应给者。蔡翁为汉朝太监 ,官居侍

郎 ,其行事载于汉书 ,兹不赘录。溯造纸之由 ,凡

布絮藤槠皆可为用 ,而其巧妙之功莫过于竹。吾

乡中惜竹造纸者 ,砍其麻、去其青、渍其灰、煮以

火、洗以水、舂以臼、抄以帘、刷以壁。纸以法备 ,

纸之张成。于是乎纸之为用广 ,纸之为利普。我

辈世以此为业 ,世以此得利 ,得恩思报安得不奉蔡

翁而为神。嘉庆初年 ,乡中前辈已塑有蔡翁像于

古佛寺。至道光之初又刻蔡翁像一尊为行身 ,以

便抬历各乡 ,戏庆祝祀。之后遂安置于观音寺 ,迄

今春祈秋报而两处不废尔。

道光十九年八月吉旦⑤

蔡翁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来发展成为具

有一定权威性的当地造纸行业组织 ,呼之“蔡翁

会”。“蔡翁会”除主持一年一度的庙会活动外 ,还

负责处理槽户间各种纠纷、制定各种有关纸业的

乡规乡约、筹办各种公益事业。伴随蔡伦崇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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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帮会组织的兴起 ,这种颇具纸乡特色的地方

民间组织在夹江造纸地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先

后有木城蔡翁会、迎江蔡翁会、歇马蔡翁会 (护山

会 )、麻柳蔡翁会 (护林会 )、马村蔡翁会建立起来。

至少在清代中期 ,夹江蔡翁会已经发展成为颇具

规模的地方民间组织。

从夹江蔡翁会的组织结构来看 ,其最主要的

活动就是一年一度的蔡翁庙会 ,这是纸乡人特有

的隆重节日。这天不但要举行隆重的“祈祀纸圣”

典礼 ,而且“戏庆”活动将从中午一直上演到晚上。

忙碌了一年的槽户们在这一天除可享用一顿丰盛

的庆祝宴席 ,还可坦然地休歇一天 ,饱过一次戏

瘾 [ 12 ] ( P1176 - 177)
。由于夹江地区的槽户都是分散居

住、各自造纸 ,平时很少这样大规模的聚在一起。

并且蔡翁会的入会没有严格的限制 ,只要槽户愿

意 ,都可以入会。因而 ,一年一度的蔡翁庙会 ,几

乎是其覆盖范围内所有的槽户都会来参加。蔡翁

庙会为槽户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信息、放松娱

乐和加强联系的场域。并且 ,在祭祀蔡翁的仪式

中 ,槽户们的身份认同得到强化 ,加强了彼此的认

可。围绕着造纸这一生产活动 ,通过对蔡伦的共

同祭祀 ,“庙宇被当地农民想象成了一个政府办公

室 ,神灵类似于村长的角色 ,负责监督村民们的行

为。村庙的轮值制度和在宗教形成过程中形成的

仪式 ,构成一个社区的社会文化秩序体系”。[ 15 ]正

如彼得·J·戈拉斯所指出的那样 ,这种“一年一

度或大不了一年几次的献祭”,不仅履行了行会对

守护神的义务 ,而且还使行会成员间的联系得到

了加强。前者是举行庙会的目的 ,也是借助的手

段 ,后者则是实际效果。

和城市里的行会不同———城市里的行会大多

是以行业划分而非以地域划分———夹江地区的蔡

翁会都是以地域划分的 ,如木城蔡翁会、迎江蔡翁

会、歇马蔡翁会 (护山会 )、麻柳蔡翁会 (护林会 )、

马村蔡翁会等都是以地域命名的。这一是因为县

境内从事造纸的槽户太多 ,并且居住分散 ,另一个

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更加方便对当地竹林的保

护。夹江手工纸以嫩竹为原料 ,竹林是槽户们的

财富之源 ,是当地最为重要的公共资源。对竹林

的使用权按照地域有严格的划分和限制 ,每一个

地区都非常重视对本区域内的竹林的保护 ,绝对

不允许跨界占有和使用。除了一年一度的蔡翁庙

会以外 ,蔡翁会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当地的

竹林。从护林面临的实际困难来看 ,一家一户的

力量太过单薄难以完成 ,因而蔡伦会、禁山会这样

的组织也就顺应而生。槽户们雇佣专门的护林人

和有组织的巡逻者 ,地方行政官则无一例外都支

持这种组织 ,并给予禁山会严厉处置被抓到的嫌

疑犯的特权。[ 3 ] ( P1146)因而凡是造纸的槽户 ,几乎都

加入了当地的蔡翁会 ,这样每年只需交纳少量的

会费 ,就可以借助团体的力量达到很好的护林效

果。在夹江麻柳、歇马、迎江等乡镇 ,至今仍保存

着清代蔡翁会、禁山会“保竹护林 ”的乡规文告。

迎江乡蔡翁会咸丰五年七月文告云 :

具告坝上来往人等 ,我夹洪之交两界 ,荒郊远

岭之地 ,山多田少 ,全靠惜竹造纸营生 ,上完国课。

痛遭坝上不法之男女入林窃伐林木。四山受害 ,

扰害难堪 ,难以护惜。比众捐禀官示禁。通知 :

一、不许坝上少男妇女入林捡干竹柴薪 ,我山男女

亦不准入他人之林捡取竹木 ,一时被捉 ,扭送禁山

会凭法纪论处 ;二、不许有畜之家拴在他人林中践

踏竹笋 ,绊断竹母子 ,主人一见 ,定有重罚。各管

各界 ,随时看守。如违不遵 ,扭送禁山会充罚。因

我山不法之徒甚众 ,特有禀上 (县衙 )呈文在案 ,禁

告不法之徒知悉。

———禁山会首事合议出帖 [ 12 ] ( P144)

各地的蔡翁会都有诸如此类的具有警示性的

乡规文告 ,再加上其行为得到官方的支持 ,因而早

期的蔡翁会组织对当地竹林资源的保护和造纸行

业的发展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对晚清民间

社团的研究中 ,有的学者认为“地方自治机构在地

方事务中所起的具体作用 ,甚至已经超过了地方

政府所起的作用。”[ 16 ]

由于蔡翁会的社会功能和组织形式较为统

一 ,因而各乡各镇的蔡翁会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 ,

到了清代晚期 ,就产生了蔡翁总会。出席蔡翁总

会的除各乡镇的蔡翁会会首外 ,还有白纸业代表、

色纸业代表、纸制品行业代表、槽户代表和纸商代

表 ,蔡翁总会会址设在禹王宫 (千佛岩 ) ,以每年农

历四月十八蔡伦生日为总会的会期。[ 12 ] ( P1178)蔡翁

总会出现后 ,各地蔡翁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

杂。谁成为总会的会首 ,取得蔡翁总会的筹办权 ,

谁就有资格向其他组织成员征收会费和安排开

支 ,因而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总会的筹办成为各地

蔡翁会增强影响、扩张权力和收敛财物的最佳时

机 ,使各个帮会之间的竞争达到一个顶点。除了

槽户以外 ,染纸业、粘扎业和纸商等各色人等也都

卷入了这一权力争夺的场域中。其中所包含的政

治、经济方面的冲突丝毫不亚于在仪式、典礼的操

作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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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通过对清朝时期夹江地区以手工造纸为中心

的地方社会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和描述 ,本论文

讨论了王朝 (国家 )与地方社会之间以及地方社会

内部及其复杂的互动过程。夹江纸的流动 ,并不

只是简单的物的地点转移 ,而是对连接于这一物

周围的官绅、槽户、地方帮派组织等不同人群产生

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首先 ,夹江纸作为一种产于西南边缘地区的

特殊商品 ,注定要往城镇和中心地区流动 ,由农

村———集镇———城市向外扩散。纸作为一种媒

介 ,将各种不同级别的城镇、各种不同的人群联系

起来 ,以造纸业为中心 ,使夹江县由清帝国西南部

一个不起眼的小县成为全国闻名的纸乡。其次是

作为钦定贡品的纸的向上流动 ,在贡纸这一符号

资本的生成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由下而上和由上而

下的两股力量的整合与互动。夹江竹纸贡品化的

过程首先是地方官员出于利益考虑 ,将这一地方

特产逐级向上推荐 ,企图得到国家权威的认可。

这是地方力量由下而上的动员过程。而一旦博弈

成功 ,成为钦定贡纸后 ,笼罩于上的皇权的象征力

量使其大大增值 ,从而促使当地的不同利益集团

对这一符号资本展开争夺 ,这是中央力量由上而

下的渗透过程。而地方官员通常处于封建帝国的

统治代表与地方利益的保护者这样的双重角色矛

盾之中 ,其行政策略既受到“国家”与“民间”力量

的消长关系的影响 ,反过来又影响了两者之间的

关系。除了国家正式力量的嵌入外 ,地方性的帮

派组织“蔡翁会”也通过对造纸业的控制而在地方

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清早中期 ,“蔡翁会”

的活动客观上对当地造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在夹江地区以纸张贸易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发

展的过程中 ,构成区域社会动态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 ,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网络的形成 ,

它还同时受到家族、地方信仰、地方帮派组织与国

家正式权力等各种综合性因素的影响 ,因而必须

将这一过程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这种基于经济实力和

政治权力发展的文化权力结构的动态变迁 ,正是

理解夹江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关键之所在。

注释 :
①围绕“地方”一职在连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职能问题上 ,学

者们有不同的见解 :老一辈学者如萧公权认为“地方”是乡村社会

的代表 ,而新一代学者如约翰·瓦特 (John W att)等则认为“地方”

并不代表乡村社会 ,也不是乡村利益的保护者 ,而是县衙以下由知

县任命并向知县负责的下层吏役。参见萧公权 :《中国乡村》,第

64—66页 ;翟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第 3—4页 ;瓦特 :《晚清之地

方官》,第 190页。

②其事迹载于《造纸记事碑》,在后文中有详细记述。

③参见漹江乡古佛寺《蔡翁碑叙》附文。

④除了对“纸圣”蔡伦的崇拜以外 ,当地染纸业以“葛梅二仙”

为行业祖师 ,设神位以祀之。但对“葛梅二仙”的崇拜未形成帮派

组织 ,影响远不如对蔡翁的崇拜。参见《夹江县马村乡志》( 1990)

第 65页 ;任治钧、彭明先 :《夹江染色纸的发展概况》,《夹江文史

资料》第八辑 ,第 27页。

⑤此碑文的拓片现保存于位于夹江县千佛岩的手工造纸博物

馆。原文中并无句读 ,文中的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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